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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多
年
了
，
我
們
唱
着
汽
車
的
讚
歌
，
曲
調
就
如
汽
車
風
馳
電
掣
般
奔
駛
在

高
速
公
路
上
一
樣
激
越
高
昂
。
今
天
，
我
們
卻
不
得
不
要
唱
支
汽
車
詠
嘆
調
，
感

慨
如
此
現
代
化
的
交
通
工
具
終
於
遇
到
了bum

p

—
路
面
上
巨
大
的
隆
起
物
，
巨

大
的
逼
迫
車
輛
減
速
的
凸
塊
。

在
金
融
風
暴
、
經
濟
衰
退
的
風
雨
聲
中
，
底
特
律
城
一
片
蕭
瑟
景
象
，
三
大

汽
車
公
司
都
在
叫
苦
連
天
，
哀
求
紓
困
。
各
公
司
經
銷
處
的
命
根
子
│
│
信
貸
市

場
的
凍
結
，
使
許
多
經
銷
處
不
得
不
關
門
大
吉
或
大
幅
裁
員
，
大
批
汽
車
工
人
也

就
面
臨
着
丟
失
飯
碗
的
厄
運
。

筆
者
見
紐
約
的
汽
車
使
用
者
也
都
緊
蹙
眉
頭
。
先
是
油
價
飛

漲
，
現
在
市
政
府
又
宣
布
要
在
原
先
免
費
通
行
的
橋
樑
徵
收
過
橋

費
，
所
有
橋
樑
，
不
論
是
赫
德
遜
河
上
的
，
還
是
東
河
上
的
或
哈

萊
姆
河
上
的
，
都
伸
出
了
要
錢
之
手
。
對
駕
車
者
來
說
，
被
這
些

河
流
包
圍
的
曼
哈
頓
島
，
不
就
成
了
一
個
無
錢
就
不
能
進
出
的
圍

城
了
嗎
？

筆
者
暗
自
慶
幸
的
是
，
我
不
必
去
擠
在
繳
過
橋
費
的
車
隊
之

內
。
│
│
自
從
幾
年
前
我
家
的
車
被
人
撞
毀
之
後
，
我
們
再
也
沒

有
買
車
，
如
今
正
過
着
無
車
一
身
輕
的
舒
坦
日
子
，
│
│
再
也
不

必
去
看
加
油
站
上
的
牌
價
，
不
必
花
停
車
費
、
修
車
費
，
不
必
繳

檢
查
費
、
保
險
費
，
不
必
害
怕
吃
罰
票
，
不

必
擔
心
車
被
偷
，
也
不
必
憂
慮
自
己
撞
人
車

或
他
人
撞
我
車
。
其
實
，
生
活
在
曼
哈
頓
這

樣
的
城
區
，
汽
車
本
非
必
需
品
，
│
│
公
共

交
通
四
通
八
達
，
商
場
店
舖
林
林
總
總
，
何

必
要
用
私
家
車
來
自
添
累
贅
、
自
增
麻
煩
？

執
筆
至
此
，
我
想
起
了
名
著
《
美
國
大

城
市
的
死
與
生
》
的
作
者
、
兩
年
前
去
世
的
簡
．
雅
各
布
斯
。
不

論
生
活
在
曼
哈
頓
或
移
居
多
倫
多
之
後
，
她
一
直
反
對
讓
汽
車
在

城
市
裡
橫
行
霸
道
，
反
對
在
城
區
修
築
高
速
公
路
，
並
且
由
於
她

的
肇
端
，
這
兩
個
地
方
的
高
速
公
路
修
築
計
劃
都
先
後
夭
折
。
她

認
為
，
大
城
市
的
社
區
應
是
適
於
步
行
的
，
應
把
人
行
道
加
得
寬

寬
的
，
街
道
應
是
比
較
狹
窄
、
汽
車
只
好
減
速
而
行
的
。
她
曾
質

問
道
：
﹁我
們
建
設
城
市
究
竟
是
為
汽
車
還
是
為
人
？
﹂
她
說
，

汽
車
是
﹁美
國
社
區
的
主
要
破
壞
者
﹂
，
﹁通
用
汽
車
公
司
是
公

共
交
通
的
大
敵
﹂
。

一
回
想
起
雅
各
布
斯
說
的
這
些
話
，
我
對
通
用
、
福
特
和
克
萊
斯
勒
這
些
汽

車
巨
頭
目
前
所
處
的
困
境
竟
減
少
了
同
情
，
要
唱
的
﹁汽
車
詠
嘆
調
﹂
也
就
少
了

些
淒
楚
和
悲
涼
，
並
且
覺
得
即
使
今
後
經
濟
好
轉
之
後
，
底
特
律
的
這
些
公
司
也

不
必
再
擴
大
私
人
汽
車
的
生
產
，
而
應
向
歐
洲
學
習
，
多
造
些
公
共
汽
車
和
電
車

，
私
家
車
也
要
造
得
小
一
些
，
並
且
少
放
一
些
廢
氣
，
還
不
妨
加
設
自
行
車
車
間

，
讓
人
們
更
多
地
使
用
不
用
油
的
腳
踏
車
。
作
為
汽
車
工
業
中
心
的
底
特
律
，
目

前
是
美
國
凋
敝
現
象
最
嚴
重
、
犯
罪
率
最
高
的
城
市
之
一
，
那
些
歷
來
財
大
氣
粗

、
此
刻
垂
頭
喪
氣
的
汽
車
大
王
們
似
乎
也
該
思
考
一
下
，
你
們
給
這
個
以
汽
車
工

人
為
主
的
城
市
、
又
給
全
國
大
小
城
市
的
街
道
究
竟
帶
來
了
什
麼
？

全球金融危機蔓延，
在眾多專家們正喋喋不休
今後經濟形勢會如何之時
，內地都市的小白領們早
已把 「節儉過日子」的觀
念付諸生活實踐，尤其是

崇尚聯手消費的 「拼客一族」，花錢更見
精明，力求愛 「拼」才會 「盈」。

在福州，拼客們花樣翻新，已從之前
的 「拼車」、 「拼房」、 「拼吃」，發展
到 「拼婚」、 「拼玩」、 「拼購」、 「拼
卡」、 「拼讀」等等，似乎衣、食、住、
行……凡是能資源分享的任何一項活動，
都能 「拼」出來。

上班遠，出行難，拼客們有招，上網
發個尋求 「拼車」的帖子，很快就引來眾
多熱心網友的跟帖， 「拼車」問題隨之解
決。然後就是每月只需要花區區幾百元人
民幣，每天就可以搭乘網友的順風車上下
班了。

上班的中午飯，到哪裡吃、吃什麼也
不需發愁了。 「拼」客們在網上發帖，尋
求受同樣問題困擾的網友一起就餐，一時
間應者頗多。通常， 「拼飯」的夥伴們每
個人花上十來元錢，就能吃到葷素俱全的
四菜一湯，既營養又經濟實惠，還能結識
不少新朋友。

而 「拼婚」也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
網友網上相約，一起團購婚紗、酒店房間
等，利用人數上的優勢尋求相關優惠。

據圈內人士介紹，這股 「拼」風，最
初是以QQ群流行開來的，這些QQ群由同
一愛好的網民所組成，不定時地發布群體
活動通告。群友或者從某些渠道得來活動
資訊的人以某次活動為契機，聚集在一起
，進行 「AA」制的消費活動，後來成員圈
子擴大，以網站取代 QQ 群的地位，並將
這一 「拼」風發揮得淋漓盡致。通常是由
網站的某一個會員發布一項活動，並在網
站欄目中顯示，活動資訊內容廣泛，有去
某地旅遊，去游泳，去看電影，甚至有邀

請一起吃飯，一起租房的帖子。通過網上發帖，使得城市中
未曾謀面的年輕人有更多的機會 「拼」着活動。

據福州某拼客網版主 「憑海臨風」介紹，該網站今年初
開始運行以來，福州已註冊會員七百多人，十月份高峰時期
有五十多萬人次瀏覽該網站。

如今， 「拼」的內容正花樣翻新：拼K，幾個人一起相
約K歌，大家AA制；拼愛心，幾個人定向捐助一個物件；
拼遊，相約去旅遊；拼購，相約一起購物，共用一張購物優
惠卡；還有拼玩、拼學（學車、學外語、練瑜伽等）、拼卡
（健身卡、美容卡等）。

除了 「拼」之外，福州不少市民也開始加入 「換」客行
列。那些家裡不用的物品，放在家裡閑着也是閑着，還不如
拿出去換些自己需要的物品，這樣雙方都能夠互贏。如今越
來越多的人選擇 「以物易物」方式，來處理自己生活中不需
要的物品，既能省錢，又節約了資源。目前福州已有好幾家
網站從事這種服務，網路上相關的QQ群更是多不勝數。

三亞，鹿城，古崖州
，這個中國最南端的城市
，在未來到之前，於我就
像一個美麗而又遙不可及
的傳說。每每在央視天氣
預報節目裡看到三亞浪漫

迷離的風光圖片，我就禁不住感嘆： 「這麼美
好的地方，我哪天才有機會身臨其境呢？」所
以，當我真的來到這裡，看到遼闊無邊的南中
國海，看到滿目綺麗多姿的椰林、酸豆樹、三
角梅、火龍果、楊桃、芒果，華麗的熱帶風情
初次令我心神搖盪的時候，我幾乎不相信眼前
的這一切是真的。許多的旅遊景點，包括那些
聲名遠播的名山大川，往往是見面不如聞名，
去了反而失望，甚至有一種被欺騙的憤慨，而
三亞，則是聞名不如見面，它比我想像中的還
要明艷一萬倍。我尤其驚詫的，是三亞的藍。

三亞的天，是寶石藍的天。
在安徽故鄉，大別山的深處，我經常能看

見藍天。故鄉的藍是蔚藍，是賞心悅目的藍，
是輕盈的藍。三亞的藍，卻是深度的藍，是純
正的寶石藍，是幾乎凝固了的藍。這種藍，我
只在萬米高空見過。我原來以為，高空上的藍
是不可能在塵世見到的。然而當我來到三亞南
山佛教文化苑，當我的視線戀戀不捨地從風情
獨具的椰子樹上移開，轉向不二法門上的天宇
，我訝異得張開了嘴巴：天空之上，那又高又
遠而決無瑕疵的藍，將我徹底征服。 「天空像
洗過一樣藍」 「天空像塗了藍墨水一樣藍」，
這些比喻我從上小學起一直用到今天，但到現
在我才發現，這兩個比喻是多麼的蹩腳。三亞
的藍，讓所有的比喻和形容黯然失色，讓我
這個以碼字為生的人頓感詞窮無語。我端起
相機到處卡嚓，取景的惟一標準就是背景掛
上一角藍，我以這樣的方式表達我對三亞之
藍的膜拜。

三亞的海，是寶石藍的海。
生長在內陸的人，對大海都有一種深深的情結。自幼時

從作文選上看到海邊兒童寫海的文字，許多年來，我就總在
夢想着有一天去看海，夢想着跳進海水裡游泳，赤着腳在海
灘上拾貝殼，看風吹浪打，潮起潮落。 「請到天涯海角來，
這裡四季春常在。海南島上春風暖，好花叫你喜心懷……」
，成年後，這首沈小岑原唱的《請到天涯海角來》，也曾無
數次地撥動我的心弦。但我卻很少有機會去看海，滿眼裡只
有千萬重巍巍青山，千萬條深壑幽谷。說句沒有見過世面的
話，我對 「海水是藍色的」這話一直心存疑惑。我以為，那
書上寫的 「藍色的大海」是騙人的，電視上放的藍色的海浪
是經過處理的。因為，我見過的小溪大河裡的水是無色的，
深潭裡的水是綠茵茵的，黃河之水是土黃色的，長江的水是
渾濁不清的，我惟一在溫州見過的海竟被污染成黑色的，除
了藍墨水我還真從沒見過藍色的水。然而，在平民化的亞龍
灣，在眾生雲集的天涯海角，南中國海純淨的藍讓我疑慮全
消。初見那一刻，我喜不自勝地喃喃自語： 「大海果然是藍
色的！」我在海邊徜徉了兩小時，看海，踏浪，洗澡，拾貝
殼，撿珊瑚石，曬日光浴，看海浪推過來的幾個椰子，像要
把積聚多年對海的情份全部向大海討要回來。

在三亞的兩天裡，藍，是一個溫情脈脈的動詞，把我已
經有些粗糙堅硬的心一點點地軟化、柔化，變得安寧、清潔
。在工業化造成無數惡果讓全世界的人都深受其害的今天，
這個幾乎沒有工業的城市，為人類提供了另一種發展的樣本
。三亞的美麗不僅是風光上的，更是精神向度上的，它是一
塊當之無愧的佛國淨土。我想我永遠不會淡忘三亞的藍。

三亞留給我惟一的遺憾是：我只是一個過客，不是一個
歸人。

在
中
國
現
代
的
新
文
壇
上
，
葉
鼎
洛
好
像
被
遺
忘
了
！
建

國
最
初
的
四
十
年
裡
，
完
全
沒
有
人
提
過
這
位
在
一
九
二
○
年

代
寫
過
好
幾
部
小
說
的
小
說
家
和
藝
術
家
；
直
到
一
九
八
九
年

，
梁
永
在
《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研
究
叢
刊
》
上
發
表
了
《
葉
鼎
洛

其
人
其
事
》
；
柯
文
溥
一
九
九
一
年
也
在
該
刊
上
寫
了
《
也
談

葉
鼎
洛
》
，
這
位
久
被
遺
忘
的
作
家
才
被
發
掘
出
來
。
可
是
有

關
他
的
生
平
資
料
，
直
到
今
天
，
﹁中
國
作
家
網
﹂
提
供
給
我

們
的
，
僅
僅
是
﹁葉
鼎
洛
（
一
九
○
？
—
一
九
三
？)

，
江
蘇
江
陰
人
，
生
卒
年

月
現
已
難
考
…
…
﹂
。
而
由
閻
純
德
主
編
，
四
川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
中
國
文
學

家
辭
典
》
，
現
代
第
一
分
冊
至
第
六
分
冊
，
介
紹
了
中
國
現
代
作
家
三
千
七
百
九
十

六
人
，
也
沒
有
葉
鼎
洛
！

如
今
大
家
見
到
的
這
本
《
他
鄉
人
語
》
（
上
海
北
新
書
局
，
一
九
二
九
）
，
是

葉
鼎
洛
唯
一
的
散
文
、
小
說
合
集
，
毛
邊
初
版
本
僅
印
二
千
冊
，
相
當
罕
見
。
此
書

為
三
十
二
開
本
，
三
百
頁
，
收
《
故
友
》
、
《
一
個
吃
鴉
片
的
人
》
、
《
南
行
》
、

《
秋
愁
》
、
《
阿
巧
》
等
五
個
短
篇
和
四
篇
散
文
：
《
他
鄉
人
語
》
、
《
苦
惱
中
的

享
樂
》
、
《
到
溧
陽
去
》
、
《
鼓
浪
嶼
》
。

此
外
，
葉
鼎
洛
還
有
短
篇
小
說
集
《
脫
離
》
、
《
男
友
》
、
《
白
癡
》
，
長
篇

《
前
夢
》
、
《
雙
影
》
、
《
烏
鴉
》
、
《
未
亡
人
》
和
出
版
得
最
遲
的
中
篇
《
紅
豆

》
（
西
安
建
新
書
店
，
一
九
四
四
）
。

住處旁邊有一口大池塘，有人
利用池塘邊的空地，挖成了一塊水
田，用來種西洋菜。新雨後，漫步
到圍牆邊向外看去，水田裡的西洋
菜也顯得特別的翠綠肥嫩。西洋菜
和韮菜一樣，只要不把根拔出來，

割了又會繼續生長，故而一年四季可見，乃是價廉物美
的蔬菜。冬日時節，蔬菜的品種沒有平常那麼多，西洋
菜也格外地受寵，人們吃火鍋時，把整根的西洋菜洗淨
，放入沸湯中燙熟而食。味覺細膩之人，隨着牙齒的嚼
動，甚至會感覺到脆嫩的菜莖在口腔中迸裂，然後清芬
瀰漫，就像是初春原野的清新味道。

從西洋菜這個名字，即可知它來自於外域，據說是
由葡萄牙人帶入中國。關於西洋菜的來源，還有一個流
傳頗廣的傳說：清代末年，有一個中國船員不幸染上了
癆病，由於害怕被傳染，眾人將他遺棄在葡萄牙海邊的

一個荒島上，任其自生自滅。船員以島上的一種野生水
草為食，居然治愈了癆病。於是，水草成為了一種具有
保健作用的蔬菜，被引種到了各地。當然，這只是一個
一廂情願的傳說。早在羅馬帝國時期，西洋菜就已被作
為抗壞血病的藥，中世紀的時候，英國和法國已經形成
了人工種植，西洋菜已經被正式作為蔬菜食用了。

然而，西洋菜可以潤肺倒是無疑的。過去的中藥店
都有曬乾了的西洋菜賣，凡有痰咳之類的症狀，用西洋
菜乾配幾味涼藥一起煎水喝，可以清熱利尿、化痰止咳
。由於本埠大量種植西洋菜，人們都以之作為蔬菜，以
鮮食為主。夏日裡，把西洋菜清洗乾淨，加上幾顆拍碎
的蒜子，放入鍋中略翻炒幾下即得。吃的時候，筷子一
挾就是一大把，嚼得嘴角皆綠，很過癮。或者在食慾不
振時用西洋菜煮個清湯，只加油鹽兩樣，也自有一份清
清爽爽的味道。

若是將西洋菜與肉食共烹，更是味美。譬如先將豬

尾脊骨煲至出味，再加入西洋菜一同燉得爛爛的，湯也
變成了菜色，然後喝湯吃肉。被燉爛了的西洋菜滑溜溜
的，剛一入嘴就化了，也可以撇去不食。最有名的吃法
是 「西洋菜鮮陳腎湯」，把鮮鴨腎和臘鴨腎佐以西洋菜
同煲，再加上幾粒桂圓肉和紅棗添味，是一道味美而滋
潤的湯。而在過去，一些企業的食堂，也會用西洋菜加
豬紅煮湯，專門供應翻砂車間、鍋爐房的工人，為之潤
肺洗塵。

不過，也不是每個人都會欣賞西洋菜。由於外觀酷
似一種蔓生於池塘邊、農家割了用於餵豬的野草，一些
人，遂斥西洋菜為 「豬草」。另外，西洋菜在剛入口的
時候，會有一股淡淡的辛辣感，不適應者會覺得味道很
衝，故而敬謝不敏。再者，由於是種植在水田裡，西洋
菜上面經常會攀爬有螞蟥，清洗的時候需要非常小心，
不少人懼怕螞蟥，乾脆拒食。而這種飲食上的口味，也
實在勉強不得。

友人郭偉盛情邀請我們去山西汾陽
一遊，最先拿出的招徠絕招，就是 「中
國第一古塔就在我們汾陽」。這當然是
不無幾分誘惑魅力的，誰不想親眼多看
幾處 「中國第一」呢？

於是，我們從太原驅車直奔汾陽，
並在郭偉的陪同、導遊下，來到位於汾陽城東二公里處的
建昌村附近 「文湖廣場」上的汾陽文峰塔下，這就是全國
第一古塔了，其 「全國之最」就 「最」在於其維修後八十
四點九七米（維修前殘高度八十點一二米）的高度，在全
國古代磚塔中是位列第一的，因此而成為了 「國家級重點
保護文物」。

這是一座標準的文峰塔，是一種區別於佛教塔的、獨
具中國特色的風水塔。一般地說，建造文峰塔的目的有三
：希望或象徵當地人才輩出、多中科舉；以塔來補全風水
上的空缺、求得完整無暇；藉塔高大的形制，來作為地標
。那麼，這汾陽文峰塔又是為了什麼目的而建造的呢？據
清康熙《汾陽縣志》記載，清順治間，曾任明清兩代國子
監司業的汾陽籍進士朱之俊認為： 「汾西山聳直，而異地
（東南方）無文峰塔以應之，為缺憾事」；而風水先生則
說： 「地面生金，天九成之，四九得十三之數，乃合西方
（佛家）塔之圖說也」。朱之俊相信 「風水」之說，認為
「汾陽縣境西高而東南低，不利文脈」。出於期望家鄉日

後多出人才的考慮，必須建塔補救，於是汾陽文峰塔得以
於康熙年間在朱之俊的倡議、集資下而獲得建造。郭偉告
訴我：恐怕不能都說是偶然的巧合吧─冀貢泉、冀朝鼎

、冀朝鑄、馬烽、田桂蘭等諸多名馳遐邇的傑出的文化名
人，都是從這文峰塔下的建昌村裡走出去的。尤其是冀朝
鑄，一九九一年就出任了聯合國的副秘書長，還曾擔任過
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的翻譯官。他的老家冀家大院，
就在離文峰塔不到一千米的建昌村的冀家。如此看來，朱
之俊當年 「多出人才」的建塔期望，確實是非常圓滿地得
以如願以償的了。

遠觀這汾陽文峰塔，全塔均為磚結構，由下至上分為
塔基、台明、塔座、塔身、塔剎定頂等五大部分。外廓呈
平面八角形，佔地面積二百一十七點八平方米，外廓塔層
之間以磚雕椽、飛簷、斗拱組成的塔簷相隔，共十三層。
塔座為條石砌築的須彌座，石條上雕有 「竹節」、 「仰蓮
」、 「卷草」等圖案。塔身由青磚砌築，全塔共有斗拱五
百一十二攢，塔簷翼角升起，出簷甚短。整個塔身上下層
之間收分顯著，塔體輪廓線斜直向上。外部層數與內部層
數一一對應，塔心室一至十三層面積相等。

從第一層塔門可進入塔內，塔室內有空井，上下貫通
，從底層塔室仰視可見最上一層之天井，天井上加木製欞
窗井蓋。塔之梯道設於塔室與塔外壁之間，圍繞塔室逆時
針轉折向上。通道外口設有拱券窗，塔道及塔窗寬闊順暢
，採光充足，充分考慮了遊人攀登、休息和瞭望的用途，
讓人在心曠神怡中完成登塔之旅。塔身內室呈平面方形，
塔室之間以轉折迴廊式階梯塔道相通，外廓塔壁和內室塔
壁組成套筒式結構建築。塔室頂部及所有通道塔窗均為拱
券式結構，塔頂攢尖式，十三層塔簷簷口以上至塔頂作八
面坡疊澀內收至塔剎，塔剎銅質鎏金。塔簷翼角升起，出

簷甚短。整個塔身無明顯卷殺，上下層之間收分顯著，塔
體輪廓線斜直向上。郭偉提醒我：塔心室第一層塑觀音像
，從第二層起依次塑有鼠、牛、虎等十二生肖像，因之成
為全國罕見的 「生肖塔」。於是，回想剛剛走過的塔路，
確實如此，就覺得居然親眼看到了 「生肖塔」的感覺，實
在是美妙極了。

應該承認這文湖廣場是已經夠大夠寬廣了，我甚至覺
得它遠遠大過了北京的天安門廣場，照理說立於廣場一角
的文峰塔是應該要 「相形見小」的；然而奇怪的是，隨你
走到廣場的什麼方位去欣賞那汾陽文峰塔，或近、或遠，
或東、或西，你都會發現它竟然是一樣的剛硬、挺拔、巍
然聳立、高大無比，給人以秀出雲表、清秀峻拔、雄峙一
方、獨領風騷、必須仰視的感覺。

我想：其箇中之妙沒有別的，只能說明這四百多歲的
汾陽文峰塔，實在是太高、太高、太高了。

坐到車上與 「中國第一古塔」揮手告別的時候，不知
為什麼，我竟鬼使神差地想起那 「五．一二汶川大地震」
來，腦海中就閃過 「難道這古塔就沒遇到過地震」的疑問
來。一問，果然受到過地震的波及，那就是一九二○年十
二月十六日寧夏海原發生的那次八點五級、死亡二十餘萬
人的 「海原大地震」，汾陽文峰塔在這次地震波及下，雖
然，從頂上十一層至十三層，出現過寬大的裂縫；第十三
層的東北角，也遭到了毀壞。但是，它卻依然挺立、就是
不倒。 「如此高塔，遭遇如此大地震，卻居然不倒」的問
題，還曾受到過地震專家們的關注。郭偉說：現在的汾陽
文峰塔，已經是經過好幾年的 「修舊如舊」的修繕之後的
古塔新姿了。

「文峰寶塔穿雲過，只距天門半步遙」。當晚，我在
自己的博客上，心服口服地寫下了這麼一句話─只有走
近過 「中國第一古塔」的人，才會徹底地感覺到自己的渺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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